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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前村墓地（遗址）位于青岛西海岸新
区琅琊镇营前村北800米处，遗址地势东高
西低，北高南低，东北侧紧邻琅琊古墓，南
侧紧邻营前遗址。该遗址位于战国、秦汉琅
琊邑城东南部，在琅琊城到琅琊台的必经
之路上，年代跨战国、秦、汉。
　　今年3月至5月，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
研究所与西海岸新区博物馆联合对该遗址
开展了考古发掘工作，发掘各类遗迹51
处，包括墓葬13座、水井6口、灰沟9条
等，出土铜印章、玉具剑、陶罐等各类珍
贵文物112件（套）。其中，1号井底发现
的“琅县”铭泥质灰陶罐与2号井底出土
的“琅县”铭泥质灰陶片，堪称此次发掘
最重要的成果。
　　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助理馆员
吕雅婷介绍，在遗址的发掘中，古井是他
们重点关注的区域之一，这类遗迹常因特
殊的使用与废弃过程，成为古代文物的
“天然保存库”。“水井作为古代先民取
水、洗涤的核心生活设施，在使用阶段，
取水时失手掉落的陶罐、随身工具等物
品，会沉入井底淤泥，得益于淤泥的缺氧
环境，这些物品能避开氧化侵蚀得以留
存。”吕雅婷进一步解释，当井因干涸、
淤塞等原因废弃后，又常被居民当作“生
活垃圾坑”，破损的陶碗、瓷器及各类旧
物被倒入其中，逐渐形成“生活垃圾
层”，无意中封存了不同时代的生活遗
存，为考古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素材。
  在1号井的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员首先
清理出大量建筑用瓦片堆积，包含素面、绳
纹板瓦与筒瓦等品类。待瓦片清理完毕后，
一件泥质灰陶罐得以显露。考古队员在后
续观察中发现，该陶罐外壁近底处印有“琅
县”铭文，这一发现立即引发重点关注。随
后，队员在2号井底又发现一件“琅县”铭泥
质灰陶片。经比对，其铭文位置、字形与1号
井出土陶罐的铭文基本一致。
  “我们在现场发现了很多陶片、瓦片，
大约有一百余箱，带有‘琅县’铭文的只有
这两件。”吕雅婷说。值得注意的是，考古队
员在水井旁还发现一处手工作坊遗迹。结
合“琅县”铭文的官方属性，考古队员推测
两件带有“琅县”铭文的陶器可能与该手工
作坊相关，且该作坊或为官营。
  而从现场发掘情况看，结合发掘区所
在位置，考古队推测发掘区位于战国秦汉
时期琅琊邑城东南部。发掘区东侧，地势
较高，为战国秦汉时期的墓葬区；发掘区
西侧，因地势低矮，长期有流水或积水，
故被辟为手工业生产区。发掘区位置特
殊，年代跨战国——— 秦汉这一剧烈转变的
历史时期，对研究战国秦汉时期琅琊邑的
更迭延续、文化变迁有着重要意义。
　　吕雅婷介绍，此次在陶器上发现的
“琅县”铭为半通印戳印而成，未发现边
框和界栏，字体为小篆，字形特征与已知
秦玺印文字一致。半通印为秦汉时期官署
印之一种，印章形制亦见于以往发现的秦
玺印。见于著录而与琅琊有关的玺印类文
物，秦玺印有“琅左盐丞”，秦汉封泥有
“琅琊司马”“琅琊司空”“琅琊司丞”
“琅琊左盐”“琅琊都水”“琅琊水丞”
“琅琊侯印”“琅琊县丞”等。据《汉
书·地理志》和《汉书补注》等记载，考
古队员认为，此次发现的“琅县”戳印
铭，应为“琅琊县”的省称。
　　吕雅婷表示，“琅县”铭文的发现，
是首次考古出土直接证实秦琅琊郡县建制
的官方玺印类文物，印证了文献记载，并
与琅琊台遗址发现的秦代高等级建筑群、
窑址等遗存共同见证了秦王朝在琅琊地区
设置郡县，巡狩东方，进而走向统一的历
史进程。

  带有“琅县”铭文陶器的出土，不仅
是《史记》中“秦置琅琊郡”的实物注
脚，更藏着秦始皇要在这片黄海之滨设郡
立县的深层考量。
　　公元前221年，秦国完成统一六国的
大业，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
的大一统帝国，“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
统”，全面大力推行郡县制改革，置琅琊
郡为三十六郡之一。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面临着巩固政
权的严峻挑战。”青岛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李涛认为，虽然秦朝在军事上取得了胜
利，但原六国地区的旧贵族势力依然存
在，他们对秦朝的统治心怀不满，伺机而
动。特别是在齐地，由于不战而降，虽然
灭国，却保存了相对完整的军事与社会
结构。
　　原齐国贵族和百姓起初虽对秦朝的
统一未流血感到庆幸，但很快就发现自
身利益受损。被许诺受赐五百里封邑的
齐王建最终被活活饿死在边远荒野，新
法令的推行也让原来的富豪、贵族失去
了早先的特权。这些不满情绪在民间逐
渐积累，成为秦朝统治的不稳定因素，
为了加强对齐地的治理，设立郡县势在
必行。
　　秦始皇通过多次巡游，尤其是对齐鲁
地区的频繁巡视，来展示秦朝的强大国力
和皇帝的威严，以此达到震慑地方、安抚
民心的目的。他在巡游过程中，带领大批
官员和随从，声势浩大，所到之处举行隆
重的祭祀仪式和政治活动。他在琅琊台留
下的刻石，由大臣李斯书写，记录了统一
全国的丰功伟绩。这些举措都是为了向天
下人宣示皇权，表明秦朝统治的合法性和
权威性。
　　天下若是一盘棋，秦始皇落子琅琊，
折射出他对海洋的深层理解。尽管当时的
海洋威胁主要来自海上的盗匪和一些未被
完全征服的沿海势力，但秦始皇已经敏锐
地意识到海洋防御的重要性。琅琊的地理
位置使其成为秦朝东部海防的重要据点，
设立郡县可以加强对沿海地区的军事管
控，防范海上威胁。
　　从更宏观的战略布局来看，早在春秋
战国时期，齐国、越国便对琅琊苦心经
营。这里是联系海岱地区与三江五湖之重
要港口，琅琊虽近齐地，但水、旱两路四
通八达，南通海道可达吴、越，西可到
莒，西北可以很方便地到达齐、晋等国，
还可以向南取道莒直达鲁、宋、陈、郑等
中小国家。取道沂水、泗水，再经过邗沟
可至吴越故地，当时为全国五大海港之
一。除东临海外，琅琊西、西南及北均是
群山环绕，大珠山、小珠山、铁橛山、马
耳山、五莲山等成一天然屏障，南通北
达，易守难攻。春秋战国之际，越王勾践
甚至将国都从会稽迁往琅琊，并筑起琅琊
台。《后汉书·郡国志》在琅琊国琅琊县
条下注引“越绝书”云：“勾践徙琅琊，
起观台，台周七里，以望东海。死士八千
人，戈船三百艘。”
　　琅琊作为秦朝向东拓展影响力的重
要前沿，秦始皇希望通过控制此地，进
一步加强对东北亚地区的联系和掌控。
到汉武帝时，汉朝已降服朝鲜，东北亚
列岛已有几十个小国归附于汉，华夏文
化由此被带入东北亚许多地方。这种战
略成果或许在秦始皇三巡琅琊时就已在
他的谋划之中。

　　秦统一六国后，设三十六郡，琅琊郡为
其中之一，以琅琊县为治所。而对“琅琊故
城”（今琅琊镇）东南方向6公里处琅琊台遗
址的考古发掘，也为我们揭示了更多关于
秦始皇在此地战略布局的线索。
　　近年来经考古证实，位于琅琊台遗址
中心、海拔183米山顶的“大台”主体是一座
秦汉时期高台建筑基址。该考古项目负责
人、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战国秦汉研究
室主任吕凯对琅琊台遗址的考古发掘汇报
用了“皇家建筑”一词。
　　吕凯介绍，这座山顶建筑基址（即“大
台”）并非孤立的单体建筑，而是以高台建
筑为核心构建的完整山顶建筑群。从形制
上看，它呈现出层级错落的多层楼阁外观，
整体风格宏伟壮丽，尽显皇家气派。随着发
掘工作的深入，考古团队还在“大台”东、西
两侧清理出了房间遗迹，以及配套的道路
系统和排水设施，这些细节充分展现了该
建筑群在规划设计上的严谨性与实用性。
此外，院落门址、夯土墙等重要遗迹的发
现，进一步完善了人们对这座皇家建筑群
整体布局的认知。
　　在遗物层面，遗址中出土了大量与建
筑相关的构件，包括板瓦、筒瓦、瓦当、铺地
砖以及用于屋脊装饰的构件等。其中，两件
遗物的发现尤为关键，为确定遗址的年代
与等级提供了直接证据。
　　第一件是大型夔纹瓦当，其体量极为
庞大，最大的一件直径接近80厘米。这种规
格的夔纹瓦当并非首次发现，此前在秦代
的诸多重要遗址中均有出土，如秦始皇陵、
陕西栎阳城遗址以及辽宁绥中姜女石秦汉
行宫遗址，这些遗址均与秦始皇的统治活
动密切相关，进一步印证了琅琊台遗址的
皇家背景。
  第二件重要遗物是带有龙纹装饰的踏
步空心砖。吕凯在接受采访时透露，龙纹踏
步空心砖的发现具有重要的考古价值。此
前的秦代考古工作中，在秦咸阳宫一号宫
殿遗址有过类似发现，而琅琊台遗址出土
的龙纹砖，其图案与秦咸阳宫一号宫殿遗
址所出龙纹砖高度相似，时代特征十分鲜
明。基于这一相似性，考古团队明确指出：

“我们认为这就是秦始皇时期大型工程上
所用到的纹饰。”
  对于琅琊台遗址的历史定位，学术界
也给出一致评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刘
瑞认为，“琅琊台遗址应是国家工程，是
为统一国家而建设的建筑”。中国社会科
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原所长刘庆柱认为，“琅琊台遗址代表
了当时的国家文化，修建琅琊台遗址是一
种国家行为”。
　　遥想当年，秦始皇为了夯筑琅琊台，从
他地迁来3万户百姓到琅琊台下居住，免除
他们12年的赋税徭役，不难想象当年筑台
的工程何等浩大。站在夯土层前，很容易使
人联想到2000多年前督造琅琊台时从四面
八方征来的劳役车推、肩扛、背驮的筑台场
面，他们的汗水、智慧、血泪，甚至是生命被
夯进了这巍巍的高台中。
　　据说，当年琅琊台周围的土都被挖到
山上夯台，所以海水渐渐倒灌进来，一度将
琅琊台围成孤岛，琅琊台下的村民在涨潮
时都要靠摆渡进出。
　　如此大规模的建筑工程，不仅展示了
秦始皇的雄心壮志，也反映出琅琊在秦朝
政治和军事战略中的重要地位。秦始皇可
能将琅琊台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象征，以
此来加强对东部沿海地区的控制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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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琅琊的战略价值，不仅在于控扼陆
地，更在于通达海洋。
　　琅琊台在秦汉时期是连接陆地与海
洋的重要节点，是帝国实施海洋战略的
关键所在，秦始皇深知这一点。李涛介
绍，琅琊地区在先秦时就有较为发达的
经济，尤其是商业和手工业。其发达的
海上贸易，使其与周边地区乃至海外都
有广泛的经济往来。秦始皇在琅琊设郡
县，有利于统一管理经济，推行秦朝的
经济政策。
　　秦朝统一度量衡和货币，这一政策
在琅琊地区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齐
郡、琅琊郡的度量衡、货币的统一化改
革，促进了当地经济的规范化和标准
化，消除了原齐国地区经济交流的障
碍，使得商品流通更加顺畅，加强了与
全国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更具有引领
全国经济一体化的重大意义。
　　另外，琅琊是优良的海港。《汉
书·地理志》中记载琅琊郡下有“长
广、不其、即墨”等县临海，琅琊港在
春秋时期已是重要港口。“近年来，在
琅琊台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与海
上活动相关的遗迹和遗物，包括可能用
于停泊船只的设施痕迹，以及与沿海其
他地区文化特征相似的陶器，为理解统
一帝国的疆域观提供了新证据。”李
涛说。
　　秦始皇东巡时，与随行权臣“与议
于海上”，发布阐述国体与政体的文
告。这一举动可以理解为秦始皇站在
“并一海内”“天下和平”的政治成功
的基点上，宣示超越“古之五帝三王”
的“功德”，也可以理解为面对海上未
知世界所发表的政治文化宣言。这种在
文化上的宣示和交流，体现了秦始皇对
文化融合的重视。
　　琅琊，亦是秦始皇个人抱负与精神
追求的投射之地。从嬴秦族来源于东夷
地区的嬴汶水流域，到不断向东开疆拓
土，秦始皇有一个面朝东方大海的梦。
作为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帝王，他的个
人性格和抱负对国家政策的制定有着重
要影响。他渴望建立一个伟大的帝国，
实现天下一统，让自己的功绩永载史
册。琅琊在他眼中，是一个能够展示其
统治成就和帝国威严的地方。他在琅琊
停留时间较长，修建了琅琊台及行宫。
这些举措都表明他对琅琊的重视，也体
现了他个人的雄心壮志。
　　在齐地“八主祭祀”信仰体系中，
“四时主”是主宰四季和农业丰收的神
灵。据《史记·封禅书》记载，琅琊为
齐地八神之一四时主之所在。据研究中
国上古史的学者刘宗迪分析，《山海
经·大荒经》中所载大荒版图东南隅海
岸线，即胶东半岛东南琅琊台一带山、
海景观。羲和“浴日于甘渊”“生十
日”的天文神话与琅琊“四时主”，皆
与观测日出方位以定四时成岁有关；
“大言之山”为大荒世界的冬至点，正
与琅琊“四时主”为“岁之所始”相
合；“天台高山”，其名“天台”，暗
示其为仰观天象之高台，当即琅琊台；
“大人之堂”和“犁灵之尸”，所呈现
的为新岁之始大角星和天田星初升时在
琅琊台上所举行的观星活动与农神祭祀
景象；“盖犹之山”，为天台高山之外
海中的一个海岛，与琅琊台相去不远，
“盖犹”之名与“句游”“句榆”“根
余”相近，皆为灵山岛古名。
　　秦始皇作为一个封建帝王，深受传
统信仰观念的影响，他认为祭祀神灵可
以祈求国家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从而
巩固自己的统治。因此，他多次来到琅
琊，参与祭祀活动，以表达对神灵的敬
畏和对国家命运的关切。
　　此外，统一后秦始皇极端迷恋长生
之术，琅琊郡因其优越的海洋地理环
境，成为他寻求长生的核心基地。《史
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二十八
年（公元前219年），时年40岁的秦始皇
率众臣向东巡，先是封禅泰山，然后东
游至琅琊，非常喜欢，在此停留3月之
久。齐人徐福上书言海中三神山事，
“于是遣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
仙人”。秦始皇后两次巡行琅琊，亦主
要与此有关。大量征调童男女、船工、
物资，这些大规模的海上求仙活动，需
要地方行政机构提供强有力的后勤保
障。琅琊郡郡守及属官必然深度参与了
徐福船队入海求仙的组织工作。
　　综而论之，秦始皇设置琅琊郡，是
秦帝国在消灭齐国后巩固东方统治的核
心战略部署。它既是弹压齐地、推行秦
法的军政堡垒；又是控扼富庶海疆、保
障海防、管理港口航运的经济与海防重
镇；更是秦始皇本人追求长生不老、强
化神权统治的东方基地与组织中心。
　　琅琊，由此超越普通郡县，成为秦
帝国经略东方、沟通海陆、融合天地的
战略支点。“琅琊”一词，在不断迁移
中，被赋予多层文化意义。而“琅县”
铭文的出土，正如一声来自地下的回
响，让我们得以触摸那段雄浑壮阔的历
史脉搏。未来，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
这片古老的土地或将揭示更多关于秦帝
国治理智慧与海洋意识的秘密。而我
们，亦将在陶片与夯土之间，重新认识
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伟大时代。

  □ 本报记者 鲍福玉 卢昱

　　近日，青岛西海岸新区琅琊镇
营前村墓地（遗址）的考古发掘传来
重磅消息：两口水井中出土了带有

“琅县”铭文的陶罐及陶片。这是我
国首次通过考古实物直接证实秦代
琅琊郡县建制的官方印信类遗存，
为两千多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琅县”二字，虽仅寥寥，却如金
石掷地，回响千年。它不仅与《史记》
《汉书》等文献记载遥相呼应，更以确
凿无疑的实物证据，印证了秦始皇在
山东半岛设立琅琊郡县的历史事实。
秦并六国后，设三十六郡，“琅琊郡”
赫然在列，其郡治即为琅琊县。
  秦始皇在位期间五次出巡，有三
次来到琅琊。秦始皇首次东巡时“大
乐之，留三月”，更在此修筑巍峨壮丽
的琅琊台，足见其对这片东海之滨的
钟情与倚重。秦始皇何以如此垂青
琅琊？此地究竟蕴藏着这位千古一
帝怎样的战略考量与心志？“琅县”铭
文的浮现，恰似一把钥匙，开启了对
那段历史深层逻辑的探寻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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